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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学起点：
西部电影的拓

荒与深耕
西部题材创作是

中国本土影视创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20 世
纪 80 年代初，中国电
影理论家钟惦棐立足
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发
展路径，以开阔的文化
视野率先提出“面向大
西北：开拓新型的‘西
部片’”的创作倡议，为
中国本土地域电影的
探索指明了方向。这一
极具前瞻性的理论倡
导，推动了新时期西北
影视创作的整体发展，
自此开启了中国西部
电影的创作征程。

以西安电影制片
厂为代表的一批电影
创作者，扎根西北大地
潜心创作，让中国西部
电影在新时期影坛迅
速崛起、独树一帜。一
代代西部电影创作者
用匠心与热忱打磨出
一大批享誉国内外的
精品力作，如《人生》
《老井》《野山》《黄土
地》《黄河谣》《双旗镇
刀客》等，这些作品将
镜头对准黄土高原、黄河岸边的普
通人，既不回避展现生存的艰辛、传
统的重负，又始终饱含着对土地和
人民的炽热情感，在粗粝的风沙与
苍凉的沟壑中，刻画出中国人最深
沉的生命意志和命运史诗，实现了
现实主义精神与雄浑诗意的高度融
合。经过 40 余年的发展与沉淀，中
国西部电影已经形成辨识度鲜明的
区域电影品牌。它凭借深刻的人文
反思、鲜明的西北美学风格、扎实的
现实主义表达，走出了一条贴合中
国本土、彰显民族气质的电影创作
道路，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电影的艺
术形态与审美体系。

影像延伸：
多元叙事中的西部书写

随着时代发展以及媒介环境的
更新，传统意义上的西部电影不断
拓展创作边界，从单一的西部电影
创作，逐步发展为涵盖电影、电视
剧、纪实影像的多元化西部影像叙
事体系，西部题材的文艺创作变得
更加立体、丰富。事实上，早在十余
年前，以《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为
代表的电视剧作品，就已经在荧屏
上很好地呈现了西部大地普通民众
的生活状态与精神世界，但受创作
体量与行业环境的限制，当时尚未

形成规模化的影像创
作矩阵，传播影响力相
对有限。

近年来，西部影像
创作迎来了快速发展
阶段，《装台》《山海情》
《生命树》《主角》等一
系列优质作品相继问
世。这些作品延续了西
部电影扎根现实的创
作传统，以更加多元和
细腻的叙事视角，生动
展现了中国西部地区
的地域特色以及不同
群体的真实日常生活。
相较于传统西部电影
的影像表达，这些西部
影像拓宽了西部题材
的叙事视野与表现范
畴，以多媒介、多维度
的影像形式完成了对
西部自然风貌、社会百
态、民生变迁的全方位
影像书写，真实诠释了
西部人民质朴坚韧的
精神特质。从这个角度
上看，这些电视剧及纪
实影像创作在继承传
统西部电影人文内核
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
了西部题材的艺术表
达，或者说完善了西部
地域的影像叙事体系，
让大众对西部地域的

社会风貌、人文精神都有了更为全
面立体的认知。

发展之道：
深扎厚土，向新而行

当前，影视行业环境不断变化，
人工智能开始深度介入创作，西部
影像更要牢牢守住自身独有的地域
资源与人文根基，在时代浪潮中审
慎探索、顺势求新，在中国区域影视
创作中走差异化的发展道路。第一，
要坚守质朴昂扬的精神本色。西部
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还是
一个独具风骨的精神高地。广袤苍
凉而又雄奇壮美的自然环境，孕育
了西部民众坚韧质朴、勇于开拓的
品格，也沉淀出一种真挚而崇高的
生命质感。诞生于这片土地的影像，
天然承载着这份风骨，这是西部影
像不可离弃的厚重底色。第二，要秉
持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现实主义创作
方法。现实主义是中国西部影像最
核心的美学标签，因而真实描摹西
部民众的生活现实和生存状态，一
直是西部影像的创作内核。这就要
求西部影像创作必须立足现实土
壤，用动态、发展的视角观察西部社
会的民生百态，捕捉时代变化和人
文流动，从而折射出西部大地不断
更新的时代风貌。第三，要探索多元
化的艺术表达。西部影像要实现良
性发展，需要在传承与创新之间找
到平衡。既要守住前辈积累下来的
成熟创作经验，也要顺应市场和媒
介的变化灵活创新。在延续本土审
美特质的前提下，协调好作品的思
想深度与大众观感，同时适配短视
频、纪录短片、网络剧等新兴的碎片
化、多样态传播渠道，让西部本土叙
事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归根结底，无
论影视技术和传播业态如何变化，
内容朴实、情感赤诚的作品，永远是
打动人心的根本。这也是西部影像
在任何时候都不应丢弃的初心。

近来，电视剧《主角》热播，在当下
电视剧集不断受到流量短视频、微短
剧冲击的状况下，这样一部长剧脱颖
而出，无疑有其独特的艺术特征。电视
剧《主角》改编自陈彦获茅盾文学奖的
同名作品，讲述了易来弟（后改名易青
娥、忆秦娥）这一来自秦岭大山深处的
放羊娃，阴差阳错地代替姐姐进入县
秦腔剧团学员班，由此展开了从放羊
娃到“秦腔皇后”近半个世纪命运沉浮
的感人故事。该剧以与流量逻辑背道
而驰的创作姿态，诠释了坚守“笨功
夫”的朴素信念。

守拙成巧：主角的向下扎根
与逆向生长

忆秦娥是《主角》中的真正主角，
从放羊娃到“秦腔皇后”的身份蜕变，
“守拙”是其中非常重要的因素，而这
种“守拙”实际上就是对脚踏实地笨功
夫的坚守。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她从来不

知道走捷径，也不懂得敷衍应付，心中只
装着一件事：唱戏练功。这份“守拙”也是
整部作品贯穿始终的艺术底色。

初入剧团时，忆秦娥寡言、木讷、
怯懦，甚至被众人嘲笑为“瓜女子”。面
对种种排挤与磨难，她从未抱怨半句，
只知道一味地练功。在陈彦看来：“忆
秦娥有一种笨，有一种憨痴。她有一种
向下的能力，只有向下，才可能向上。
她要成其大，必然要守其弱。”

忆秦娥的“笨拙”不是缺陷，而是
一种近乎天性的“守拙”，她把所有精
明算计的能量都省下来，全部倾注到
练功这一件事儿上，就是简单又坚定
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坚持着。舅舅
胡三元入狱后，忆秦娥也被理所当然
地从学员班赶去了烧火房，整个剧团
几乎所有人都不再对这个放羊娃抱有
任何期望。可就是这恶劣的生存与生
活环境，反而为内向腼腆的忆秦娥提
供了绝佳的练功契机。

“守拙”不是一味退让，反而是更
为深沉与踏实的进取，它为艺术创作
提供了一种逆向思维方式。忆秦娥角
色的塑造，打破了既往观众对“主角”
的固有认知，书写了剧集主角塑造方
式的新路径。

角如微尘：群像世界的
人物弧光与伦理力量

如果说忆秦娥的个人选择诠释了
“守拙”的人格力量，那么整部剧所塑
造的群像人物，则将这一理念从个体
坚守拓展为一种行业精神。《主角》中
塑造的人物群像，他们虽然各有性格、
命运相异，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内在信
念，就是用很多人不以为然的“笨功
夫”日复一日地淬炼秦腔技艺，将生命
融入秦腔的艺术世界。这种对秦腔技
艺的磨炼与坚守，使得他们即使处于
叙事边缘，仍能在秦腔的艺术世界中
成为主角。

胡三元是县秦腔剧团的当家鼓
手，在他看来，司鼓不仅要追求节奏的
精准，而且要在轻重缓急之间，呼应人
物命运的起伏与戏曲的韵律。后来，他
锒铛入狱，遭遇人生的至暗时刻，他也
没有堕落，反而在狱中组织节目排练，
用鼓槌赢得满堂彩。

老艺人们对于秦娥的严苛看似不
近人情，实际上这正是他们的来时路，
师兄弟四人一把年纪仍能登台演出且
技艺不输当年，那正是几十年笨功夫
坚守下来的资本。正如张嘉益所言：

“《主角》是一部真正的群像戏，角色
多、戏份重，每个人物都有光彩。”人们
常说“角如微尘”，就是说人人皆是尘
埃，却都能在自己的舞台上成为主角。

笨功夫的坚守：
人生的锤炼与沉潜之道

秦腔是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重要
代表之一，这一古老艺术的传承就是

“笨功夫”的典型实践。在戏曲行当中
想要唱出名堂而成为真正的“角儿”，
绝不是依赖天赋或偶然机遇，而必须
经过长年累月的技艺磨炼。

当然，《主角》的视野并非只聚焦
于戏曲本身，更在于对角色命运的书
写，忆秦娥的命运实质上是一种更普
遍的人生隐喻。当今社会飞速运转，流
量逻辑盛行，“一夜成名”成为众人追
捧的对象。但这部剧却以一种“逆潮
流”的创作思路，回应了当前的审美现
状。该剧摒弃了炫技与奇观，回归最朴
实的镜头语言，这些不取巧的创作方
式获得观众认可的同时，也印证了无
论哪种行业，真正的收获都必须经过
沉淀与锤炼。

《主角》并非要告诉观众“如何成
为主角”，而是道出了人生的要义，无
论时代如何喧嚣，只有坚持向下扎根，
方能逆向生长，真正的主角必须下得
了笨功夫。

：向下扎根的艺术底色
与笨功夫的信念坚守

茵 王利丽 刘中锦

近日，改编自陈彦同名小说的现
实主义戏曲题材电视剧《主角》在中央
电视台和腾讯视频热播，这部以秦腔
名伶忆秦娥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
以“黄土精神”为底色，以秦腔为载体，
描摹出以忆秦娥为代表的一系列个性
鲜明、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在人物塑
造层面实现了现实主义戏曲题材创作
的多重突破。

叙事同构：
人与戏的深层耦合

秦腔，是黄土高原独有的戏曲艺
术形式，以高亢激越、苦欢双色、真
声大嗓的声腔风格闻名于世。在《主
角》中，作者颇具匠心地将秦腔的艺
术特色与秦腔艺人忆秦娥的性格与
命运遭际实现耦合，在叙事同构中
双向赋能。

忆秦娥的经历可谓悲怆激越。少
年时，她是被舅舅“拐”进剧团的放羊
娃，在烧火做饭的间隙拜师学艺，以
“笨功夫”练出扎实功底，终成一代名
伶。这个阶段的她，恰似秦腔的“欢音”
———未经世事的明亮中带着乡土的质
朴。中年时，她历经成名后的嫉妒倾
轧、婚姻失败、同行构陷，更遭遇丧子
之痛。此时的她，彻底沉入秦腔的“苦
音”———悲凉、深沉、悲愤、激昂。在原
著小说及电视剧的改编呈现中，秦腔
独有的“苦音”与“欢音”双色系统被
转化为人物塑造的核心语法，人物悲
喜的一生，恰如秦腔高亢激越、真声大
嗓的一吼。这种将戏曲声腔的艺术特
征植入故事叙事的艺术手法，完成了
戏（秦腔）、人（忆秦娥）的双重“主角”
塑造。

去功能化：
配角群像的个性塑造

现实主义创作的另一重突围，体
现在对配角群像的“去功能化”处理。
传统戏曲题材中，师傅往往是“传道授
业”的符号，对手常沦为“制造冲突”的
工具人，爱人是“情感点缀”的陪衬。《主
角》却赋予这些人物独立的生存逻辑，
使他们虽非“主角”却个个焕发光彩。

胡三元号称“西北鼓王”，敲得一
手好鼓，个性吊儿郎当，几进几出公安
局，但却为人豪爽仗义，也因此在他入
狱托孤后，剧团上上下下均对忆秦娥
照顾有加，最终促使忆秦娥坚定地走
上了学艺之路。

花彩香与米兰，本是争“主角”的
竞争对手，但剧中并未将二人刻画成
扁平的宫斗式主角，而是在竞争中赋
予了二人善良的底色。在花彩香怀孕
之时，米兰终于当上主角，尽管内心不
情愿，但花彩香仍然善意地提点米兰
唱腔技巧。多年之后，花彩香在刁家村
卖凉皮，已是公司董事长的米兰专程
赶去看她，不是为了显摆，而是真的想
念。二人由年轻时的明争暗斗，到中年
后的相互怜惜，观之令人唏嘘！

还有以苟存忠为代表的一代秦腔
老艺人，因挚爱而坚守，终得将秦腔老
戏传承下来，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
与忆秦娥一起长大的年轻秦腔艺人，
如楚嘉禾等，她们嫉妒忆秦娥的才华，
却又不甘屈居人下，每个人都带着自
己的欲望、执念、挣扎与局限，走在自
己的人生轨道上。他们不是《主角》故
事里的背景板，而是一个个在时代里
认真活着的“自己”。这种去功能化的

处理，让整个秦腔剧团的群像都活了
起来，也让整部作品的现实主义底色
越发厚重。

细节写真：
人物生动的叙事技巧

《主角》人物塑造的第三重突破，
在于对细节的精密把控。这种“细节写
真”不是自然主义的堆砌，而是经过艺
术提炼的“典型化瞬间”，如同“点睛”
之笔，为人物注入了灵魂。

忆秦娥少时从乡间来到城里，事事
茫然，总睁着一双不谙世事的大眼睛。
作者给此时的秦娥设计了两个小细节：
一是“能吃”，她一顿能吃 5 个馍；二是
“耸鼻”，遇到不知如何处理的事时总是
耸耸鼻。这两个细节一下子就把一个刚
从乡下来到城里、带着一身土气却又心
性纯粹的少女形象牢牢立住了。

除了主角，配角的细节刻画也处
处见功夫：黄正经轻敲桌子的手、朱继
儒张大又合拢的口、苟存忠教戏时高
高挽起的袖口、胡三元走路时永远斜
晃着的头……这些经过提炼的细节不
刻意、不突兀，却在细微处揉进了人物
的身份底色与性格特质，让读者和观
众顺着这些细碎的日常瞬间，自然触
摸到人物最真实的肌理，让整部作品
的人物摆脱了悬浮感，真正扎进了现
实的土壤里。

《主角》人物的塑造，给了当下现
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创作一个深刻的启
示：让人物先回归“人”的本色，故事才
能获得生命；让叙事真正扎根于“生
活”的土壤，人物才能真正站立起来。
深深扎入现实的土壤，才是现实主义
题材创作成功的根本所在。

：现实主义戏曲题材
电视剧的人物塑造突破

茵 李茂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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